
第一章 穿成炮灰胖元配 

二月的春風似剪刀，刮得人臉生疼。 

一輛沒有任何紋徽記號的青幃小馬車，轆轆的碾過城郊的枯樹林地，黃土坡上還

帶著殘雪沒清理，這是一條直通皇陵的官道，供年節皇家上山祭拜用。 

拐過一個大彎，綿延直上皇陵的入口處，遠遠就能看見氣勢雄偉的壁畫石牌樓坊，

彰顯出皇家尊貴的氣派，全數以青石板鋪設的道路雖然曲折，可絕對比之前那快

把人全身骨頭架子顛散的崎嶇黃泥石子路好走多了。 

依山而建的地勢，鬱鬱蔥蔥的茂密樹林，一眼望不到頭，這些古樹雜木也不知在

這裡活了多少年歲，盤根錯節，高聳入雲，枝茂葉繁，穿過石牌樓坊，隱約可以

看見各個陵墓寢園神道上的石翁仲。 

除開皇家年節祭祀，這樣的地方也只有守陵人會來，沒半點人煙不說，還是墓地，

就算大白天的也有那麼點嚇人。 

來到大紅門前面，兩邊是綿延看不到盡頭的風水牆，總算看到了斜支著槍桿子，

一邊東家常西家短嘮嗑的衛兵。 

兩個閒來無事只能抓蒼蠅打發時間的衛兵還在回味著昨兒個下值後香醇美味的

酒，懷裡軟玉溫香的花魁娘子，比較警醒的那個餘光看見一輛寒酸的小馬車踢踢

踏踏的過來，趕車的是個四十將盡，五十未滿的漢子，國字臉，面帶滄桑，頭戴

笠帽，一身短打，身材卻很唬人，蜂腰寬肩，自有一番氣勢，不說不會有人知道

他已經快到知天命的年齡了。 

車子剛停，一隻談不上細緻、膚色黝黑的胖手便掀起布幔，馬車單薄的木板不自

覺的震了震，膀大腰圓的寶臥橋無比俐落的跳下來，落地有聲，連帶濺起不少灰

塵，可見她的身子多麼有分量。 

兩個衛兵見狀，不禁倒退了幾步，吸了一口氣後互相咬起了耳朵，可那聲量只要

是有耳朵的人都能聽得清楚那嘖嘖聲—— 

「阿娘欸，這陸家都沒人了嗎？就算武將世家對下人的容貌身材不挑，這種等同

次次次級品的丫鬟，也太誇張了。」 

這麼明白的嫌棄態度讓寶臥橋暗地翻了個大白眼，什麼都沒說的退到一旁。 

衛兵甲連多看一眼寶臥橋都不想，好像站在他跟前的是什麼傷眼睛的東西，「陸

家現下都什麼光景，有人肯跟著過來已經是祖上燒高香了。」 

寶臥橋默默吞了一口老血，這些惡言惡語也不是頭一次聽，她哪裡醜，哪裡豬了？

也就胖了些、黑壯了些，身材圓鼓鼓得像吹了氣的皮球。一開始她從銅鏡裡見著

自己，想死的心都有了。 

趕車的車夫是瞿伯，他原是陸老將軍身邊的親衛，後來因傷退役，在陸家待了十

幾年，早把自己當成了陸家人，他正目光不善的斜眼瞪著兩個跟豆芽菜似的衛兵。 

扛不住瞿伯的威壓，衛兵甲推了衛兵乙，「趕緊去告訴裡面一聲，說陸家的人過

來了。」 

嘴賤的衛兵乙還想說點什麼，就被衛兵甲用槍桿子戳了戳腳背，「車裡還躺著陸

玦陸小將軍，你嘴上都沒把門的嗎？」 



衛兵乙是有點悚瞿伯的眼神，他撩開布簾子，往裡頭瞄了一眼，也就一眼，多的

他還真不敢看，不過他還是忍不住嘴賤。呵呵，虎落平陽不也得讓犬欺一下，誰

叫你打了敗仗呢？ 

「喲，這可憐樣，哪裡還有半點當初小將軍領兵打仗時的威武雄風？我們是沒那

榮幸親眼見到小將軍率領大軍出征、舉國上下歡送的場面，只是啊，傳言當初有

多風光，今兒個就有多悽慘！人吶，嘖嘖嘖！」 

衛兵乙嘴皮子上下一碰都是風涼話。說穿了那是別人家的事，和他一點關係也沒

有，但看到原本身在高位的人落難，就是要求個嘴上痛快，說風涼話打打嘴炮。 

陸家一門忠烈，老將軍那一輩八個兄弟都血濺沙場，馬革裹屍，慘烈的為國捐軀，

剩下一門孤兒寡婦。 

許是手上沾的血腥太多，陸老將軍陸儎這一輩，只得了兩個兒子，女兒一個也沒

有，老將軍夫人哀痛之餘又見陸家凋零，堅決不再讓陸家子孫從軍，然而陸家大

房夫妻已經跟著陸老將軍去了邊關。更可嘆的是沒幾年，大房夫妻戰死邊關，只

留下孤兒陸玦。 

陸老將軍自覺無顏見老妻，便竭盡心力將孫兒養大。 

陸玦是個奇才，學武天分極高，三歲習武，五歲練氣，十三歲隨著陸老將軍第一

次出征，便隻身殺入敵營，取得敵軍將領首級，十七歲一力鎮壓傾巢來犯的高句

麗，逼得對方國主主動寫下降書，願意年年以臣子身分對我國進貢，立下的都是

不世之功。 

陸玦也因為殺人如麻，在周邊國家得到了魔煞星的稱號。對大珖朝的百姓來說，

陸小將軍就是神祇一樣的存在，可這樣獨一無二、戰無不勝的存在，竟也會像尋

常人一樣打了敗仗，重傷斷腿回到京城，這個耳光搧得皇帝面目紅腫。 

雖說勝敗乃是兵家常事，聖上嘴裡沒說什麼，卻沒什麼好臉色，朝堂那些個以揣

測上意為生的文臣們也因為這樣不明的風向動盪不安。 

一個月後，負責診治的太醫宣佈陸小將軍重傷難癒，就連那條腿恐怕也再難恢復

往昔的矯健，更不幸的是小半個月後，八百里加急傳回陸老將軍陸儎戰死邊隘的

不幸消息。 

朝廷一下損失兩員虎將，皇上的臉色黑如鍋底，見風轉舵的朝臣見狀，便有人怒

斥陸儎抵擋不力，涉嫌通敵賣國，使得金人連下邊關三城。也就是說短短幾月之

內，鎮邊城、長裕城和白羊溝都被金人打了下來。 

當然，朝廷也不乏站在陸儎這邊的人，只是陸玦戰敗的創傷還掛在皇帝心上沒個

發洩的地方，現在就連老將陸儎都出事，原本想幫陸家說話的朝臣紛紛噤若寒蟬。 

不出幾天，皇帝龍案上彈劾陸氏一門的奏摺排山倒海而來，其中以左相為首的蕭

家一派，更是發動前廷、後宮的關係網，加油添醋的進言非要治陸家的罪不可。 

皇帝的壓力大過天，為了安撫幾乎要把養心殿給吵翻天的老臣們，原本將各種摺

子留中不發的皇帝一聲令下，把陸家的兵權都收了回去，陸家的聲勢、幾代人的

打拚一瞬間掉進塵埃裡。 

為皇朝拚搏流血流汗、戎馬半生的老將軍失了性命、小將軍斷了腿又失了兵權，



如今還昏迷不醒，失去頂梁柱的陸家在接二連三的打擊下完全陷入絕境，直接亂

成一鍋粥。 

陸家失了聖心，勢利又現實的朝臣與世家貴胄又怎麼可能沒嗅到風向？別說雪中

送炭，連虛浮的言語安慰都沒有，舉目望去只有世態炎涼和趨利避害的人性。 

舉國皆知陸氏一門對大珖朝來說可謂護國柱石，因著陸家一門的守護，皇朝維持

了數十年的安穩，但在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的朝廷，重文輕武已是趨勢。 

如今陸家倒臺，也沒人當回事，朝廷養那麼多武將做什麼？擺設嗎？需要他們為

國家戮力的時候，想出頭的人多得很。 

沒吃過敗仗的建隆帝這回一下折了最倚重的左膀右臂，又收到大量朝臣彈劾的奏

章，震怒之下，把這股氣撒在了陸玦身上，不只收回兵權，在得知陸玦已沒有再

次上戰場報效國家的希望，更是褫奪了他「天威」將軍的封號，只留下將軍頭銜，

十天後又發出一道聖旨，讓陸家舉家遷往巴山鎮守皇陵。 

沒人敢說建隆帝涼薄，兔死狗烹，甚至連替陸家求情的人都沒有，先不說雷霆雨

露都是君恩，最現實的是，陸玦倒下後，整個陸家再沒有一個得用的人，就剩下

幾個高不成低不就、只知吃喝玩樂的子弟，能起什麼作用？沒有趕盡殺絕已經是

皇恩浩蕩了。 

為一個氣數已盡的家族得罪怒氣當頭的聖上，犯不著，自然是能離多遠就離多遠，

原本絡繹不絕的門庭很快連一輛馬車都沒有了。 

不過這事還沒完，向來在陸府說一不二的陸老夫人又一次下了決定，陸家原來是

靠陸老將軍撐著，如今老將軍歿了，大房最後的希望如今還躺在屋裡昏迷不醒、

生死不知，要二房和一屋子老弱婦孺跟著遷居到巴山皇陵那個偏僻的鬼地方，還

不如趁機和大房劃清界線，求一條活路。 

都說大難來時各自飛，這不是只用在夫妻身上，家族也一樣。為了保住二房，陸

老夫人破釜沉舟的分了家，也不知該說慶幸還是什麼，皇帝問了陸儎的罪，卻還

來不及剝奪陸老夫人的一品誥命，她按品大妝，穿上誥命外命婦服去敲了登聞鼓，

此舉驚動了建隆帝，果然召見了她。 

陸老夫人不知向皇帝稟告了什麼，等她離開，又一道聖旨下來，陸家舉家遷往巴

山鎮守皇陵，改成了「陸家大房」舉家遷往巴山鎮守皇陵。 

這件事鬧得京裡沸沸揚揚，有多少人都為樹倒猢猻散的陸家唏噓不已，也有人讚

嘆陸老夫人斷臂求生，是十足的巾幗英雄。 

而二房先前慫恿陸老夫人替陸玦作主娶的媳婦，美其名是為他留後，也就是寶氏，

一聽到這個消息立即大吵大鬧起來，說什麼這門親事本來就不是她願意的，憑什

麼她就該隨著陸玦去皇陵，把陸府鬧得人仰馬翻、雞犬不寧。 

在她看來，親祖母、親二叔，陸家這近幾十口老老少少不都是陸玦所謂的親人？

血親都不願陪著那倒楣鬼去吃苦，她這只在洞房花燭夜見過夫君一面，夫君便撇

下她打仗去了的娘子，福半點沒享到，需要共患難的時候為什麼就想到她？ 

只是不管她怎麼哭鬧，都改變不了結果，何況不去就是抗旨，於是她乾脆懸了梁，

不料她的體積太過龐大，梁木撐不住她的重量，居然斷了，更是將整個小屋弄垮



一半。 

出了大醜，倒在斷垣殘壁中的寶氏，被一群膀大腰圓的粗使婆子拉出來後，除了

灰頭土臉外居然安然無恙，而她醒過來後竟半點悔意也沒有。 

只是不管陸府裡有多雞飛狗跳，該啟程的還是要啟程，僥倖逃過一劫，不用去守

陵的陸家人，等著他們的也沒有比較輕省，官宅被收回，一群靠著祖蔭的後宅女

人和不事生產的紈褲子弟，仍舊該搬的搬，該走的走，以後不會有誰繼續負責他

們的人生了。 

一座輝煌的宅子轉瞬間人去樓空，什麼都沒有，只留下一地的唏噓。 

 

 

不耐煩衛兵乙的拖拖拉拉，衛兵甲很快進了值房的小間找了負責人。 

那人自我介紹姓萬，單名一個三字，一身棗紅的袍子，看不出年齡，長得一張猴

子臉，面白少鬚，一雙小眼睛炯炯有神，聲音帶著尖細。 

根據寶臥橋所知，守陵人大多有著特殊的政治身分和地位，但大部分都是皇室的

旁支，或是高官貴胄的庶子，在家族裡可有可無，打發到這裡來也算有個去處，

名聲還好聽，無論如何總比放在眼皮子下添堵來得好。 

萬三滴溜溜的眼神瞄過寶臥橋幾人，左不過又一個落魄世家罷了，便讓人把一行

人帶到一間小院。 

那是一間一進的農家小院，灰石砌的牆面，瞧著比土胚房要堅固多了，白牆黑瓦，

四五間房併在一起，前方是個大院子，只有兩棵梅樹和幾塊不大不小的石頭墩子，

院子一側是豎著煙囪的廚房還帶了口水井。 

聽到眾人動靜，一隻老鴰在枝頭呀的一聲搧翅飛走，驚得林間鳥兒也成群結隊的

呼嘯四散。 

日子看似安頓下來了，看著水井裡膘肥體壯，又黑又醜的倒影，寶臥橋怎麼都想

不明白，自己好端端在家裡埋頭改編劇本，因為是 On 檔戲，今天寫明天就要拍，

壓力大還趕得很，偏偏這是她從協力編劇跳到獨立編劇的第一次獨立作業，從媳

婦熬成婆，她花了五年的時間，頭回擔當大任，唯一的目標就是力求完美。 

導演一天十幾次的催促，她日夜顛倒就算了，辛苦工作之餘還要做好心理準備，

將來影片上掛的也許是別人的名字，種種因素加起來，讓她壓力大得幾乎要懷疑

人生了。 

最讓她無解的是，自己不過是打了個盹，怎麼就穿進了她要改編的原著劇情裡了。

難道自己年紀輕輕就過勞死了？她能要求劇組賠償嗎？還是只能比個中指？ 

這一生，要錢沒錢，要名沒名，要家庭沒家庭，甚至連個正經戀愛也沒談過，男

人厚實的大手把自己的小手握住逛大街是什麼滋味，嘖，只有流口水的分，到底

她來這世上一遭是做什麼？ 

這還不是最悲慘的，她穿越進一本書裡，悲摧的是她穿的不是女主，甚至連女配

都不是，而是男主在年少時被逼著娶了的元配，是個作妖到把自己作死的炮灰。 

書裡對這元配也就寥寥幾筆，連個姓名都沒有，通篇就是一個寶氏帶過，這女人



好吃懶做就算了，還頭髮長見識短，把家裡搞得雞飛狗跳，驚聲尖叫是常態，甚

至因為不想隨男主去守陵自殺過一回，她也就是那時候穿來的。 

這女人是個奇葩，來到巴山沒多久和一個守陵人的老婆為了隻鵝起爭執，她非要

說那鵝是自家的，偏生家裡一坨鵝屎也不見，那可是一隻大白鵝，不管養著還是

殺了吃都划算，誰也不相讓。 

兩個女人一言不合當場撕扯著頭髮幹起架來，守陵人的老婆連忙喊來自己的丈夫

助陣，很不幸寶氏被那五大三粗的漢子一推，腦袋瓜重重撞上石磨，腦漿迸裂，

直接翹辮子。 

陸玦喪妻後並沒有再娶，人生跌入泥淖的男主不甘命運接二連三的打擊，憑藉著

自己的努力，發憤圖強，另闢蹊徑上位，替自己開創了波瀾壯闊的一生，最後位

極人臣，與他的繼室，也就是正牌的女主琴瑟和鳴，永結同心，恩愛一生，一生

圓滿，劇終。 

男主角出身將門世家，故事一開始他就斷了條腿，敬重的祖父又身亡，加上粗鄙

的妻子整天吵鬧不休，惡耗接二連三，精神體力緊繃到最後無以為繼，加上重傷

未癒，便在高燒中昏迷過去，然後直接被塞進馬車送來守陵。 

她是寶臥橋，和書中的元配寶氏同姓，但她不是書裡面的寶氏，她惜命得很，絕

不會為了將一隻跑到自己院子來的鵝佔為己有，就和人打架喪了命。何況鵝太兇

了，小時候被鵝追咬的記憶一直在她的腦海裡，是她人生無法抹滅的陰影。 

穿進這樣一個炮灰元配的角色裡，寶臥橋只覺得生無可戀。 

寶氏出身有頭有臉的富有商戶，母親是妾，她就是個庶女，十年前母親被下人撞

見與外男不清不白，寶家老太太一怒之下命人亂棍把人打死。 

母親死後，本來在府裡就沒什麼地位的她，生活更是一落千丈，數九寒冬得穿著

粗布衣幹活兒，洗衣、洗碗，所有的髒活累活都由她來，年復一年的凍瘡腫得她

連筷子都拿不起來。 

這樣的姑娘連吃飽穿暖都有困難，更遑論教養了，日積月累的怨恨和不甘導致她

的三觀越來越偏差。 

等年紀拖到十六歲該許配人家了，可寶家人卻完全忽略這件事，一心籌備著正房

嫡女要遠嫁京城的大事，寶老太太甚至作主讓她跟著嫡女去京城當通房丫頭。 

她頂了嘴，來個抵死不從，然後就被禁足了，這一禁足便是一年。 

她知道自己的小胳臂是扭不過寶老太太這條大腿，剛被禁足，她想了好幾夜，決

定把她娘臨終時給的五十兩銀子挖出來，第二天讓身邊的小丫鬟去給她弄吃的，

越油膩越容易肥胖的食物越好，她要一勞永逸解決被送去當妾的可能。 

她被關了一年，加上之前的悲慘遭遇，個性早就歪了，如今更是偏頗得厲害，加

上除了自己的小丫頭，誰也見不到她，也沒人關心她，等到寶老太太發現她胖成

球的時候，已經晚了。 

一年時間，寶氏把自己餵成一個走起路來天搖地動的大胖子，以這樣的身材，那

副尊容去給人家當小妾通房，倒貼也沒人要。 

寶老太太大發雷霆，可寶氏完全無所謂，她這算躲過了一劫，只是本來漂亮的臉



蛋也跟著一去不復返了。 

寶老太太也氣極了，把她身上擰得青青紫紫還不解氣，轉手就把寶氏身邊的小丫

頭給賣了，而寶氏解禁不到一天又被禁足了。 

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嫡女出嫁以後，寶老太太便想著隨便給寶氏找個鄉野村夫

嫁過去，眼不見為淨，至於她的婚姻會不會幸福？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和

寶家再沒有分毫關係。 

說來也巧，陸家二房的人和寶老太太搭上線，一個廣撒網撈魚，一個趕著出清存

貨，兩邊一拍即合。 

陸家二房想用不幸的婚姻毀了陸玦的後半生，誰讓過於優秀的陸玦襯托得二房越

發渺小沒用，他們決定給陸玦娶一個品貌低下的妻子，只要能替大房添堵就成，

就是要讓陸玦不痛快，於是二房說動陸老夫人，用長輩的身分以及為他留後的理

由迫他成親。 

寶老太太連對方的身家來路都沒問，聽見是京城人氏便答應了這樁親事，能嫁到

京城去，說什麼寶氏都算高嫁了，管她嫁過去的人家是狼窩是虎穴。 

寶氏是被押著上花轎的，她原來打算到了京城就找機會跑路，但是洞房花燭夜那

晚硬是被擁有逆天顏值的新郎官給吸引了。 

這哪裡是遇神殺神的小將軍，根本是謫仙，要不，先將就將就吧？ 

她是願意了，但是沒有人問陸玦願不願意。被人按著頭喝水，陸玦一個血性漢子

怎麼可能會高興，若非陸老夫人以及二叔二嬸用孝道逼迫，他根本不會答應成親。 

新婚夜只看了妻子一眼，他就明白二房根本沒安好心，憤懣之餘藉著軍營有事，

一去不回頭，直到半年後打了敗仗才被送了回來。 

 

 

寶臥橋坐在井邊對著打上來的一桶水嘆氣，沒聽到門外馬兒的嘶鳴和車夫的吆喝

聲。 

半晌，瞿伯推開院門進來，看見寶臥橋腿邊的水桶，半垂下眼皮偷偷觀察了她好

一會兒，才狀似無意的道起家常，「夫人怎好幹這樣的粗活，一會兒還是我來吧。」 

他是陸老將軍的人，向來在外院聽差，但陸府內院事務他也聽過幾耳朵，這位夫

人不只相貌粗陋，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都不具備，還把潑婦罵街演繹得生動活潑，

哪有半點世家主母該有的氣度風範？她根本配不上大少爺！ 

二房替大少爺找了這麼一門妻室，根本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心可誅。但

這幾日見她守禮懂分寸，就連初到巴山那天被兩個不知所謂的門衛衝撞鄙視，話

裡話外罵她醜八怪，她都只是笑笑，並未如他所以為的撒起潑來。 

寶臥橋見瞿叔不像故作姿態，便笑道：「不過幾桶水的事，這桶水再往水缸倒下

去，家裡的水這幾日都夠用的了。」 

她知道瞿伯在陸家是有些體面的，就連二房也指使不了他，這也是他堅持要和陸

玦到巴山來卻沒人敢說話的緣故。 

對著她，瞿伯也從不自稱老奴，而是妳啊我的，要往不好的方面想，是他沒把寶



臥橋這個主母放在眼裡，但寶臥橋不在乎這個，彼此只是雇傭關係，把事做好就

是，為什麼非要讓自己表現得高人一等呢？ 

「夫人，我把大人的俸餉和生活用品都領來了。」 

守陵人是有俸祿的，按照職務品級高低按月領取俸餉和生活用品，這包括了茶酒

錢、廚料錢、薪炭錢、馬料錢等等。 

陸玦離家的時候，府中以前所有的隨侍，除了瞿伯，一個都沒能帶走，也就是說

這個小院就住了三口人。 

寶臥橋探頭一看，家裡唯一的小馬車已經拆掉車蓋，四四方方的車板上疊得滿滿

當當幾乎冒尖了的麻布袋。她倒吸了一口氣，這有多少啊？「這些都是咱們家的

口糧？」 

瞿伯沒敢把小眼神往她身上拋。「我也是想著我們家就這幾口人，作主把一半的

米糧折成了現銀，請夫人莫怪。」 

他以為自己自作主張，依照夫人斤斤計較的性子肯定要發一頓脾氣，這一車口糧

尋常五口人家足夠吃上半年有餘，只是自家夫人和旁人不同，一頓飯吃光一個小

飯桶，還意猶未盡的摸著肚子，一副我還沒吃飽的樣子，以這飯量，這一車糧食

搞不好還不夠她吃。 

他覺得往後家裡沒有少往外買糧食的機會，便自作主張把糧抵了銀子，何況就算

把糧都拉回來，這小院根本沒地方可以放，倒不如換成銀子實惠。 

不料寶臥橋不只沒發火還誇了他一聲，擼起袖子要往外走，「你做得很好。」 

瞿伯本已經做好挨罵的準備，不禁咦了一聲，又補充道：「夫人，還有大人的俸

祿我也一併領了，七十七兩，加上賣糧的五十兩銀子，一共一百二十七兩。」 

「嗯，你直接交給大人吧，那是他的錢。」就算被褫奪了封號，陸玦還有將軍頭

銜，原來他的頭銜這麼值錢。 

方才她出來打水就是因為陸玦昏迷好幾天後清醒了，她過去問了一嘴，問他要不

要如廁，卻被他憤怒又厭惡的攆了出來，好像她是什麼髒東西一般。 

雖然覺得很委屈，但怕繼續刺激到他的情緒，她只能出來了。肉眼可見，她和這

位陸大人的關係不只一個僵字，還很不妙。要是誰像他一樣被逼著娶了一個自己

不愛，在大難來時還想著各自飛、不惜自殺的老婆，誰能給這樣的女人好臉色？ 

她沒再管瞿伯，出門把馬車上的麻袋都卸了，她力氣大，一手一個麻袋，像拎小

雞似的三兩下把一車的糧食都給俐落的安置到邊上的小倉庫。 

然後她準備去給陸玦請大夫，她不擔心陸玦的生死，他可是男主角，誰領便當也

輪不到他沒命，但回想她看過的原著，大致記得男主是有腿疾和腰疾的，只要天

氣變換就會疼痛難忍，想來是他來到巴山後沒有好好治療落下的病根。 

從巴山到附近的小縣城不到五里路，寶臥橋不只力氣大，腿腳也快，很快就領了

一個大夫回來，只不過陸玦看見她時再次暴怒，直接把手上的什物丟了過來，寶

臥橋連忙閃身躲過。 

「滾！」 

他一喊完，大概是牽動了傷口，額頭頓時泌出細密的冷汗，沒有血色的臉因著幾



日沒有進食，瘦得輪廓五官都突了出來。 

寶臥橋好心沒好報，看得出來陸玦對自己極其不信任，為避免再被他的口水洗臉，

她也學乖了，不進門，就站在門外請大夫進去替他看診。 

「我不用看病！她請來的大夫我不看！」他滿腦子都是這女人怎麼會這麼好心，

肯定又在打什麼歪主意。 

他一激動，牽扯了腰際和腿上的傷口，瞬間疼得他面目猙獰，身子直痙攣。 

那大夫見陸玦傷得不輕，掃了一眼他的傷處，道：「公子除了腿上的傷，腰上也

都泌出血來，傷口這是撕裂了吧，現在要是不治療，傷口有個反覆，公子可得做

好癱在床上一輩子的準備。」 

「就算會癱，我也不用她管！」狠狠捶了床板，這是口不擇言的氣話了。 

寶臥橋知道陸玦在擔心什麼，不就怕她這個娘子又趁機勒索他，又或者見色起意

揩他的油。 

她暗自嘆了一口氣，好心被雷親，既然好好說他不聽，她不得不拿出以前寶氏的

態度，扠起腰，聲如洪鐘的大罵，「你可別以為癱在床上好吃懶做，老娘就會侍

候你吃喝拉撒，少臭美了，等你腿腳一好趕緊給老娘出去賺錢養家！」 

陸玦臉色鐵青，寶臥橋站在門外幾乎能聽見他磨牙的聲音，她不敢求以後這位陸

大人能體諒她的苦心，只祈禱別秋後算帳就好了。 

幸好陸玦沒真的氣昏頭，以一息尚存的理智還是讓老大夫替他診治了。 

 


